
“近平同志与我是布衣之交”

—— 习近平在厦门（十二）

采访对象：陈慧瑛，女，1946 年生于新加坡，归侨，散文

作家、诗人、教授。1967 年厦门大学毕业后到太行山插队劳动 6

年，1978 年至 1988 年任《厦门日报》社文艺副刊主任编辑、记

者，1988 年至 2007 年任厦门市人大常委、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

族旅游委员会主任，1992 年至 2002 年任福建省人大代表。

采 访 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 年 6 月 3 日

采访地点：厦门市陈慧瑛家中

采访组：陈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厦门任副市长期间，您

是《厦门日报》社文艺副刊主任编辑、记者。您和他是怎样认识

的？请您谈谈你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

陈慧瑛：近平同志是 1985 年 6 月从河北省正定县来厦门任



副市长的。对这位年轻的副市长，我有着真诚的崇敬和刻骨铭心

的记忆。

1985 年，我已经在《厦门日报》社工作了 8 年。因为当时

特区刚刚兴起，我在副刊当文艺编辑，一边做编辑工作，一边主

动采写新闻当记者，几乎每周都有一篇比较大的文章刊登在《厦

门日报》上，当时很多人喜欢读我的文章。那年冬天的一天，分

管文教宣传工作的近平同志来到深田路 46 号《厦门日报》社，

问遇到的人：“陈慧瑛同志在哪里？”人家告诉他我在 5 楼，他

就噔噔噔地上楼来。见到我以后，人家给他介绍：“这就是陈慧

瑛。”他听了，很高兴地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满面笑容地说：“你

就是老陈啊！你的报告文学、散文还有散文诗都写得很好，我很

喜欢，你为宣传特区的人和事做了很多工作。”

近平同志来到厦门的时候是 32 岁，当时的我还不到 40 岁。

见到一位素昧平生的年轻人这样鼓励我，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本以为他是来投稿的，报社的同仁告诉我，这就是习副市长。

他穿着白衬衫和外套，很帅气、很年轻，个子很高。我们简单聊

了一会，发现他非常和蔼可亲，言谈儒雅，很热爱文学，对古今

中外的文学著作非常熟悉，令我十分敬佩！由此，开启了我们之

后几十年的“布衣之交”。

直到现在，我和近平同志一直保持着联系，包括和彭丽媛同

志——当时我叫她小彭，现在叫她彭主席，因为她是全国文联的

副主席，我的本职工作是市人大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员



会主任，也是厦门市连任五届的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近平同

志在福建将近 18 年的从政岁月里，由于工作、生活上接触的方

方面面，我对他既具有雄才大略、又特别珍重情义的特质，有着

极为深刻的记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喜欢读书，也爱好文学。他和您有

过文学方面的交流吗？

陈慧瑛：近平同志刚到厦门的时候还是单身，业余时间就邀

请记者、作家、文学青年在一起，谈文学、谈艺术。他博闻强记、

学识渊博，和大家亲密无间，我们也从不把他当官员看待。他自

己也写诗、随笔和小说。你们可能想象不到，他竟然写过电影剧

本。

1986 年初春的一天，时任北京《中国工人》杂志社主编的

郭晨同志是位作家，也是我的朋友，从北京到厦门来，除了向我

约稿，还请我带他去见近平同志，他们原来就曾相识。

《厦门日报》社在厦门深田路，近平同志住在图强路，离得

很近，拐个弯就到了。到了他家，我们交谈甚欢，谈文学、谈艺

术，谈北京、谈厦门，可谓无所不谈。后来了解到在北京工作时，

近平同志和郭晨一起创作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名叫《基督医生》，

分 6 期连载在 1986 年 5月至 6月的《厦门特区文学报》上。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当时关心文艺工作者的故事？



陈慧瑛：近平同志对文艺工作者确实非常关心。我就讲两个

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小故事，一个是要车，一个是要房。

1986 年冬天，厦门市文联主席对我说：“我们文联从解放初

到现在，几十年了一辆公车也没有，年纪大的艺术家们每次开会、

参加活动都很不方便，特别是遇上刮风下雨就更麻烦了。你和习

副市长熟悉，能不能请你将情况报告给他，让他给文联批一部工

作用车。”我当时兼任市文联副主席，觉得这也是分内之责，就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近平同志请示。没想到他一听，马上露出非

常关切的表情，问我：“真的几十年都没有一部公车吗？”我回

答，确实没有。他说，那就请文联写个报告来吧。后来，他真的

把文联的报告批给市财政局。两周之后，市文联就领到了第一部

公车——12 座的丰田面包车。

过了不久，市文联又希望通过我向近平同志给文联申请几套

福利房。本以为刚刚要了车，又去要房，他会拒绝。可没想到，

近平同志很认真地向我了解市文联现在各级干部住房情况和具

体困难，然后就在市文联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大概一个月左右，

市里就为文联划拨了 3 套职工用房，一套给了文联的老主席，一

套给了资深的老编辑黄登辉同志，还剩下一套分给一名新来的职

工。

采访组：您说您和习近平同志是布衣之交，您能说说你们之

间的一些交往细节吗？



陈慧瑛：最能体现我与近平同志布衣之交的，就是我两次为

他送行的事情。

第一次是 1988 年，他调离厦门前往宁德工作的时候。

有一天，我到漳州市龙海县采访，大概晚上 6 点左右，当地

同志告诉我，县委办有我厦门来的长途电话。我一听，以为家里

有事，急忙赶到县委办公室，拿起电话，问：“您是谁啊？”电

话那头传来近平同志的声音：“是我，我打电话来向你告别。”我

先问他怎么知道我在龙海，他说他打电话到我家，我爱人老吴告

诉他我到龙海来采访了。他跟我讲：“组织上要调我到宁德去，

明天就走”。

我一听马上就说：“那我赶回去为你送行！”但近平同志说：

“龙海开船要有潮水，明天要下午涨潮时才能开船，我明天上午

就离开了。陈大姐，以后你到宁德来看我吧。”为了能赶回厦门

送行，我决定连夜乘车，取道漳州回去。第二天一早 6 点多，我

赶到图强路近平同志宿舍。他一看到我，快步走过来，两手与我

紧紧相握，又惊又喜。正式分别时，近平同志一再嘱咐说：“大

姐，到宁德来看我！”那一刻他很淡定，很平和，我在他的目光

里面看出了他对厦门这片土地的眷恋。

第二次送别是在他从福建省长任上调往浙江时。2002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10 点多，我正在市人大办公室上班，忽然接到近平

同志秘书打来的电话，说：“省长交代我告诉你，明天中午一点

钟，他就乘飞机去杭州上任了，今后你去浙江，一定要去看他。”



我就问他，习省长去了浙江还是当省长吗？秘书告诉我，任代省

长。

我听了之后，真的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毕竟浙江与福建

相比是江南大省，这是荣调，我真诚地为他高兴；但是如此爱民、

如此优秀、如同亲人一般的近平同志要离开福建了，我心中的留

恋和难过，也实在言语难表。当时厦门还有一位同志听说了近平

同志要去浙江的消息，与我约定一起去送行。第二天清晨，我们

从厦门赶到福州，在省委大院见到了近平同志。他握着我的手说：

“大姐，你来了我很高兴。”随即交代秘书去沏茶。他又说：“大

姐，我要到杭州去了，不知道你有什么指导意见？”我说：“不

敢不敢。我们冒昧从厦门赶来，您临行前又百务交集，我们看你

一眼就走。”他连说不着急，又请我们喝茶。随后，他让秘书给

我们照了合影。

采访组：请您谈谈您与彭丽媛同志是怎样结下深厚文缘和友

谊的？

陈慧瑛：我与彭丽媛的文缘和友谊，起于近平同志帮我请彭

丽媛来厦门演出。

1988 年 10 月，厦门市人民广播电台和厦门悦华酒店决定联

办“我爱厦门”文艺晚会，在准备邀请的中国歌坛精英的群芳谱

上，第一位就是彭丽媛同志。可是电台台长、副台长两次到北京

去邀请，要么是彭丽媛正忙，要么就是失之交臂，非常遗憾。



他们知道我和近平同志熟悉，就上我家来说：“慧瑛同志，

请你给习书记打个电话，让他帮我们请彭丽媛同志到厦门来演出

吧。”虽然有些畏难情绪，但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家用

座机给近平同志打了电话。

近平同志接起电话，听我讲了事情的原委之后说：“你电话

打得真巧，小彭昨晚刚从北京回来探亲。我一定让小彭去。”然

后他举着电话，对身边的小彭讲：“大姐来电话了，请你到厦门

去演出，我替你答应了。”随后又让小彭来跟我讲电话。我和小

彭通电话的时候说：“厦门人民特别欢迎你呢！明天就派车子去

接你过来。”彭丽媛连说：“不要不要，千万不要，我就坐大巴去。”

我说那怎么行，从宁德到厦门要 8、9 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呢。但

她还是坚持，说：“大姐，别劳民伤财了，我就搭长途汽车去！”

果然，第二天下午大概五点多钟的时候，小彭就坐着大巴风

尘仆仆来到厦门，我和我爱人老吴、还有电台台长一起去长途汽

车站接她。我们一再问她累不累，她笑呵呵地连连摆手，说：“蛮

好的，不累！不累！”这位风靡九州，饮誉欧、亚、美几十个国

家的著名歌唱艺术家，留给我们厦门人的印象是亲切、朴实的，

一点没有名人的傲气和架子，所以，我们和她的心一下子就贴近

了。

晚会上，彭丽媛唱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苏三起解》《掌声

响起》，她每唱一支歌都是掌声不断，一再谢幕都下不来，只好

一支歌一支歌接着唱。厦门的百姓不论男女老幼，全都沉浸在艺



术海洋里，深深感受到她的歌声里充满温情，充满爱意。那一天，

掌声雷动、万众欢腾的场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那次演出临别时，彭丽媛对我说：“我爱厦门，厦门是我的

第二故乡，这儿曾经留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和难以忘怀的往事，

将来我一定争取机会，再来向厦门人民献歌。”她评价说厦门的

观众是一流的，她走过很多地方，很少看到一个城市具有这样广

泛的富有艺术气质的观众。

采访组：我们知道，您后来还为彭丽媛同志写作了《亭亭玉

荷溢芳馨》一文，请您讲讲这篇文章的由来吧。

陈慧瑛：说起《亭亭玉荷溢芳馨》这篇文章的由来，我先要

说说近平同志和彭丽媛那段感人至深的婚恋。现在所有谈他们俩

婚恋的文章，大都是从我 30 年前撰写的这篇文章脱胎而出。

1988 年 10 月那次与彭丽媛相会后，我们就成了朋友。在台

下，彭丽媛是一位天真烂漫的大学生——那时候，她还在读研究

生，谈吐风雅谦和，举止彬彬有礼，一点没有所谓的“歌坛天后”、

“耀眼明星”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留给我的印象非常美好。

当天晚会过后，我们在餐馆吃饭。我说：“为了艺术，你不

断劳累奔波，回一趟家也不容易呀！”她对我说：“是啊，所以近

平挺苦的。我不在身边，他的工作挺忙，一个地委书记，牵挂着

千家万户，哪里顾得上照顾自己？所以，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到

他那儿去，给他做几顿可口的饭菜，调剂一下生活。”我很惊讶，



说：“你会做饭？”小彭说：“会呀，不仅会做，而且还每天变着

花样，有时也和近平一起磋商菜谱。”

在彭丽媛眼中，近平同志虽然是中央领导人的孩子，但他从

不摆架子，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很有事业心，也很能吃苦。他的

许多同学都出国赚钱去了，他也不是没有条件出去，但他选择了

一条更艰难的路，选择了当人民公仆的路。彭丽媛说，我不仅爱

他，还可以说是崇拜他。有时候我想，我应该到他身边去，这样

起码他的生活有人照料。但他不愿意我放弃音乐事业，他希望我

在艺术的山峰上继续攀登。因此我们不得不常常像牛郎织女一样

分处天涯海角。

听了小彭一席话，我的心被深深感动了。想不到这样一位声

名显赫的艺术家，既是一位目光远大、胸襟开阔的智慧女性，又

是一位温婉体贴、贤惠能干的贤妻。小彭还告诉我：“去年我们

在厦门结婚，新房就是那个旧宿舍，你去过的。”我马上回答说：

“我知道，是图强路宿舍。”她说：“是呀，旧宿舍里的家具也全

是旧的，我们没有再增添什么，一切简单朴素，一床旧棉被就结

了婚。婚后第四天我回北京参加艺术节，然后访问加拿大、美国。

我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读书、写论文、演出等，占据了我绝大

部分时间，但我不论走到哪儿，心里总是牵挂着近平！”

小彭还说，有的女性从事舞台艺术，丈夫不愿意，可近平一

点也不狭隘，特别理解和支持她的事业。近平的家人也很喜欢她，

一再勉励她在艺术领域发愤图强、精益求精。



1989 年春天，广东《家庭》杂志向我约稿。当年《家庭》

杂志是全国十大期刊之首，发行量 500 万份。我就 1988 年与彭

丽媛美好相逢的往事，写下了这篇《亭亭玉荷溢芳馨》，发表在

这本杂志 1989 年第 6期上，引起较大反响，被评为当年《家庭》

最佳作品第一名。

文章发表后，我并没有告诉近平夫妇，当然更没有寄杂志给

他们。1989 年 7 月的一天，我意外地接到彭丽媛从福州打来的

电话，她说：“大姐，我到福州来了，谢谢你给我们写了那么美

好的文章，我们看了都非常感动！近平要我打电话谢谢大姐！”

我听了以后，说：“我没寄杂志给你，你又那么忙，怎么能看到

文章呢？”她说：“是我妈妈寄给我的。”后来我了解到，是齐妈

妈寄给彭丽媛的。她接着说：“妈妈说，‘有一位作家给你俩写了

篇文章，写得很好，特地寄给你们读一读’。”我听了她的话，说：

“小彭，我写这篇文章，是要弘扬一位艺术家感人至深的人文精

神，要赞美近平同志这种深得人心的领导风范。”

采访组：在您和习近平同志夫妇接触交往过程中，还有哪些

令您难忘的回忆？

陈慧瑛：有很多，我讲几个小故事吧。

第一个故事叫“年年贺卡飞南北”。近平同志自 1988 年春离

开厦门到现在，转眼 30 年了。每一年新年前夕，我都会给他寄

贺卡，同样的，每年的元旦春节也都会收到他给我的贺卡。无论



他在宁德当地委书记，在福州当市委书记，在福建省当省长，在

浙江省当省长、省委书记，还是在北京当国家副主席，都是一如

既往。有一年元旦，近平同志从浙江省政府寄来一张贺卡，春节

又从浙江省委寄来一张贺卡。

特别是到了 2013 年元旦前夕，收到近平同志从中南海发出

的贺卡信封和彭丽媛亲笔题写的新春贺卡，我的心情十分激动，

难以言表！那时候，近平同志已经贵为一国至尊，日理万机，但

仍然不忘故旧，那一种天高地厚的关怀，没有任何功利，只有人

间的至诚，令我止不住流下热泪。

第二个故事是“齐妈妈的信”。2002 年 5 月 24 日，习仲勋

老前辈逝世了。一直以来，我听到了太多关于这位老人的故事和

事迹，我从心底里崇敬这位正直无私、高风亮节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听到这个噩耗，我感到深深痛惜，立即发去一份唁电和一副

悼联。当然，这份惋惜痛悼之心也包含着我与习近平夫妇一份年

深日久的友谊，但毕竟我的文字所能表达的也只是一点微薄的心

意而已。

让我想不到的是，当年的 6月 5日，我收到齐心妈妈从福州

转来的一封感谢信，信上是这样写的：

陈慧瑛同志：

习仲勋同志病重住院期间，得到了您的真诚关心。习仲勋不

幸逝世后，您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这一切，使我和

孩子们深受感动，在我们最悲痛之时，体会到了深厚的亲情和温



暖。在此，我们特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祝您和全家健康、祥和、快乐！

齐心率子女敬上

2002 年 6 月 5 日

第三个故事叫“文代会上泪滂沱”。2011 年 11 月，第九届

全国文代会、第八届全国作代会在京召开，也就是这一次，彭丽

媛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

我已经连续参加了 6 届全国作代会、文代会，前后 30 年。

有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贵宾厅，我与夏菊花、冯骥才、杨丽萍

等坐在一起，心想这回彭丽媛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我们应该可

以见到面吧。正想着，就看到彭丽媛穿着军装从贵宾室出来了。

我赶快起身，想过去跟她握手，没想两位女兵一下子靠上来把我

挡住。想不到这一切都被彭丽媛看在眼里，她直接上前两步，快

步走过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既亲切又热情地说：“我看到福建

的代表名单上有大姐的名字，就想这回肯定能见到大姐啦！老习

交代我问大姐好，问大姐全家好！”

我当时有点反应不过来，内心十分感动，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说：“托习书记的福，全家都好。请代我们全家问他好！”

这次见面，我和彭丽媛还在人民大会堂贵宾厅留下了珍贵的

合影。

采访组：您连续担任四届厦门市人大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



旅游委员会主任，一直致力于推进侨务工作。请您谈谈习近平同

志在厦门任副市长和后来在省委工作时是如何关心侨务工作

的？

陈慧瑛：从 1987 年到 2007 年这 20 年间，我连任 5 届厦门

市人大代表、4届市人大常委，连续 2届被选为福建省人大代表，

另外我又在市人大连续 4 届担任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

员会主任，分管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工作。一方面，我本

身是归侨；另一方面，跟近平同志较为熟悉，所以他当年在厦门、

福州、福建省工作期间，对这些工作的高瞻远瞩、宏韬伟略和对

侨港澳台同胞无微不至的关心关怀，福建人民记忆犹新，作为归

侨和侨务工作者，我更是深深感动，受益匪浅。

福建是重要的侨乡，特别是厦门。有人说过：“没有华侨就

没有厦门的历史，没有华侨就没有厦门的今天”。而且，厦门还

是世界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故乡。近平同志对这些情况是非常清楚

的。所以他指出，作为地方一级党委、政府，不仅要重视、支持

侨务工作，必要时领导还要亲自做有代表性的侨商、侨裔的工作。

他在福州任市委书记期间，建立了福州市三级侨情资料库，

还建立了与海外 200 家大华侨、大客户的联系制度。他曾经专门

创立“大侨务”观念——他在一篇题为《“大侨务”观念的确立》

的署名文章中写道：“新时期的侨务工作要打破地域的界限，跳

出侨务部门的范围，使之成为党和各级政府的大事，成为全社会

共同关心、参与的大事。”



他还在文章中提出了很多侨务工作的新思路，诸如要从老一

代华侨工作转向新一代。现在新一代华侨的范围很广，除了老一

代华侨的后裔，很多留学归来的人也都视同归侨来对待。要做好

国内归侨的工作，由送上门转向主动上门去工作。如果没有“华

侨对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的整体概念，是提不出“大侨务”的理

念来的。

采访组：请您再回忆一下当时习近平同志对港澳工作和宗教

外事工作的关心。

陈慧瑛：近平同志对港澳同胞、港澳前途的关怀，也是一以

贯之的。上世纪 90 年代，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港澳经济遭受重

创的时候，近平同志亲自到港澳地区去，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指

出：“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后来，他在全国两会

期间与港澳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时强调“兄弟同心、其

利断金！”他高屋建瓴的指示和身体力行的关怀，在那种经济低

迷、人人自危的氛围下，给了港澳同胞，特别是金融界、商企界

很大的鼓舞，为增强抗击危机信心、为安定港澳社会起了定心丸

的作用。

宗教工作方面，我记得 2000 年省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近平

同志前来听取厦门团代表的讨论。那次我就宗教旅游提出六点建

议。近平同志听后说：“我同意陈慧瑛代表的六点建议。我在当

副书记的时候，也分管宗教工作，始终本着‘逢庙必进，入乡随



俗’的宗旨……”他话音未落，全体代表掌声雷动。他那一份平

民情怀，赢得了代表们的崇敬和信赖。

我认为，无论是近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提出的外交政策，

还是他在外交中展现的大国领袖风范和人格魅力，都是前无古人

的。作为一个老外事工作者，我衷心敬佩他。从上世纪 90 年代

起，近平同志就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总是能用真诚、贴心

的语言，赢得其他国家的朋友、港澳台地区的同胞们和各国侨胞

的心。他亲切、亲和、拉家常一般朴实无华接地气的语言，总是

让你觉得他是你的朋友，无形之中就被他折服了。我想起有一次，

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他到厦门调研，在湖里区金尚社区，一位老

人用红纸剪了一幅“福”字送给他，说“把福气送给主席”。他

高兴地接过来并回答说：“也希望你们能够快乐、安康，大家一

起过上幸福生活。”我们的近平同志是多么平易近人啊！

金杯银杯不如人民的口碑，厦门人民对近平同志都带着一种

真诚的崇敬和热爱。历史将证明，习近平是一位伟人！而我作为

他的一位平凡的布衣之交，今天看到他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伟大

领袖，成了全国人民无比热爱的总书记，很难用语言来表述心中

刻骨铭心的喜悦和敬爱！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沈凌 路也 胥晴


